
2022.9.9 星期五
责编 金钟 ｜ 版式 郑宙 ｜ 校对 殷澜 乐龄 B01

在中心接待的老人中，有些人即
使找遍身边的关系，也找不到一个愿
意照顾自己晚年的意定监护人。在
《民法典》中规定，除了个人以外，社
会组织也可以担任意定监护人。

“有的老人会说去找养老院当
监护人，但据我们了解，一般的养老

院只愿意提供服务，不愿意承担监
护的责任。”还有老人表示，有的养
老院愿意担当监护人，但要求老人
卖掉自己的房产，并且签协议将遗
产赠予养老院，这是老人无法接受
的。

“如果政府能够成立一个机构，

专门做意定监护的业务，将会解决
很多老人的问题。”对于机构的运
转，曾庆杰建议，一方面可以采用政
府补贴的形式，一方面也可以用支
付报酬的形式。老人在失能之后，
每月向机构付一定金额的监护费，
由机构来负责老人的生活照料。“这

种照料不一定由机构自己来做，也
可以是机构为老人挑选合适的保姆
或护工，或者是帮老人选一个养老
院。有的养老院因为怕麻烦，都不
愿意收没有监护人的老人。如果有
机构能担任监护人，养老院的顾虑
也会少一些。”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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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怕的，就是糊涂了之后没人照顾。”对于老人来说，当自己不能自理，甚至糊涂了

之后的生活如何度过，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而意定监护，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方。
无论是否有血缘关系，老人都可以将晚年托付给他人，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您好……”位于北京东城珠市
口东大街的首善为老服务中心，一位
头发花白的老人轻轻推开了门，却迟
迟不敢进来。眼看老人有诉求，中心
的调解员赵萌赶忙引导老人到咨询
台前坐下，给老人倒上了一杯温水。

“别着急，您慢慢说。”在赵萌的
安抚下，老人似乎下定了决心，将自
己的遭遇倾诉了出来。老人姓吴，今
年已经83岁，对遗嘱没什么概念的
他，前些年将自己名下的两套房产分
别过户给了两个儿子。得到房子之
后，两个儿子对自己的态度却天差地

别。大儿子依然孝顺，平时也跟父亲
一起住，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可小
儿子却像变了一个人，几乎没有再来
看望过父亲，偶尔打来电话，甚至还
会出言不逊。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把我的晚
年托付给老大……”老人担心将来自
己糊涂了，在如何照护这件事上，小
儿子从中作梗，大儿子因此做不了
主。说到这里，老人忍不住哽咽起
来。

像这样的场景，赵萌经常都会见
到。她深知，每一个来中心的老人，

说出自己的故事都要鼓起很大的勇
气。从吴老的讲述中，赵萌判断出，

“意定监护”非常适合老人当下的情
况。意定监护的效力优于法定监护，
大儿子可以负责父亲失能之后的就
医疗养、财产管理等事宜，小儿子无
权干涉。

几天之后，老人和大儿子一同来
到了中心。这次，老人的状态明显

“阳光”了许多，在公证员的见证之
下，成功跟大儿子一起签署了意定监
护协议，自己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
保障。

“对于自己的财产如何分配，有些
老人会想到立遗嘱。但遗嘱管的是

‘身后事’，如果老人想把晚年生活也
管起来，就需要意定监护来帮忙。”首
善为老服务中心主任曾庆杰，曾为多
名老人办理过意定监护。有的老人没
有子女，有的子女不在身边，还有的甚
至和子女已经不相往来。他们在了解
意定监护之前，自己的生活总是伴随
着孤独。

“咱说的严重点，万一您哪天要去

医院做个手术，谁能来给您签字呢？”面
对这个问题，老人们往往只能摇摇头，
用沉默回应。

在寻找意定监护人的时候，老人们
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的亲戚，但如果亲
戚之间也往来较少怎么办？其实，意定
监护人并不一定要和老人有血缘关
系。只要是老人信得过、能够托付的
人，对方也愿意，就可以担任意定监护
人。“之前，我们给一对没有孩子的老夫
妻办了意定监护，他们就选了家里的保

姆当意定监护人。”保姆小孙已经照顾
老两口十多年了。平时，老大爷的生活
还能够自理，意识也较为清醒。老太太
因为身体患病，只能卧床，小孙每天都
要给老人翻身、擦拭、清理排泄物，十分
辛苦。长期的生活和细致的照料，让老
两口最终下定了决心。除了选择小孙
当意定监护人，老人还和小孙签订了遗
赠抚养协议，自己的晚年生活由小孙
照顾，等到去世之后，名下的财产都会
归小孙所有。

意定监护意味着将晚年托付给
他人，因此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十分
重要。有时，老人也会被小恩小惠所
蒙蔽，差点犯下大错。

曾庆杰还记得，前段时间有位老
人找上门，点名就说想办意定监护。
一般很少有老人会清楚地了解意定
监护这一概念，这也让曾庆杰警惕了
起来。

和老人一同前来的是一个姓刘
的中年人，是从外地来北京的，开了
一家诊所，平时经常会给附近老人瞧
病。因为服务态度好，老人逐渐和刘
医生熟络了起来。老人没有子女，听
说刘医生还在租房住，就把他请到了
家里来。

在后续与老人的单独交流中，曾
庆杰了解到，刘医生不止一次向老人
提出“以后我给你养老”这样的请求，
似乎十分迫切。

出于职业经验，曾庆杰对于刘医
生的目的已经产生了怀疑。果然，刘
医生在承诺担任老人的意定监护人
之时，还“顺嘴”提出了请求，希望能
卖掉老人现有的房子，在郊区买一个
面积更大的，供自己和老人一起居
住。如果新房要贴钱，刘医生表示可
以掏一部分，但房子要写上自己的名
字。

看到其中隐含的巨大风险，曾庆
杰赶忙叫停了意定监护的办理，并告
知老人，如果一定要让刘医生当意定
监护人，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卖房，而且
要签订附加的遗赠抚养协议，约定好
医生对老人的照护职责。与此同时，
中心作为第三方机构，后续也会对意
定监护人是否履行协议开展监管，发
现意定监护人有提前将财产据为己有
的意图，中心会代老人进行起诉。

一听到“监管”两字，刘医生知道

自己碰到了“硬茬儿”，思考一番之
后，竟然找了个理由，不愿意再担任
老人的意定监护人了。老人这时才
回过神，知道自己差点受了骗。

“这件事情，说明了第三方监管
的必要性。”曾庆杰表示，老人失能之
后，基本失去了制约意定监护人的手
段。此时更需要有专人来监督意定
监护人是否履行了照护职责。为此，
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会去已经办理
意定监护的老人家中探访，而且不会
提前打招呼，为的是了解到最真实的
情况。

“我们上门时还要带好录音录像
设备，如果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收集
证据。”目前，包括保姆小孙在内，中
心监管的意定监护人都在认真履行
着自己的照护职责，“那些有问题的，
一般在办理之前就被我们劝阻回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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